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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万历〕《杭州府志》的编修特点

张英聘

提要：〔万历〕《杭州府志》一百卷，外志一卷，明杭州知府刘伯缙等修，陈善

纂。该志是明代杭州最后一部府志，之前曾有六修，但洪武、永乐、正统、景泰四

志已散佚不存，仅有书目或片纸只字见于《千顷堂书目》、《文渊阁书目》及《永乐

大典》、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和清雍正《浙江通志》、民国《杭州府志》等文献。

成化《杭州府志》六十三卷，首一卷，陈让等修，夏时正等纂，但《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说该志“所收颇冗滥”。嘉靖时孙景时所辑《武林文献》等，未及梓刻。因此，

相对于前几部志书来说，〔万历〕《杭州府志》无论体例还是规模、内容均有超越，

可以说是杭州历史上重要的一部方志，但迄今却未有对此研究者。本文试对该志编

修的方法和特点略作梳理，从“修”的五种形式颇具特色、文献引用与记述多有创见、

人物记述归属得当三个方面，探讨〔万历〕《杭州府志》的编修特点。

〔万历〕《杭州府志》①一百卷，外志一卷，明杭州知府刘伯缙等修，陈善纂。

陈善（1514—1589）字思敬，号敬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靖二十年（1541）

进士，嘉靖二十一年任歙县知县②，历官山西按察副使、广东按察使，仕至云南左布

政使，著有《武林风俗略》一卷、《滇南类编》十卷③，《黔南类编》八卷④。该志是

明代杭州最后一部府志，之前曾有六修，但洪武、永乐、正统、景泰四志已散佚不

存，仅有书目或片纸见于《千顷堂书目》、《文渊阁书目》及《永乐大典》、田汝成的

《西湖游览志》和清雍正《浙江通志》、民国《杭州府志》等文献。成化《杭州府志》

六十三卷，首一卷，陈让等修，夏时正等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该志“因洪武

中徐一夔志及永乐、景泰续志增修，分封界、山川、公署、风土、学校、水利、军

政、诏敕、恤政、坛庙、名宦、科贡、人物、坟墓、寺观、书籍、碑碣、纪遗十八

门。所收颇冗滥……其凡例称：引用诸书简节全文，或因而足以己意，故皆不著出

处”。嘉靖时孙景时所辑《武林文献》等，未及梓刻。因此，相对于前几部志书来说，

〔万历〕《杭州府志》无论体例还是规模、内容均有超越，可以说是杭州历史上重要

的一部方志，但迄今却未有对此研究者。笔者最近阅读该志，试对该志编修的方法

① 现存明万历七年刻本，据洪焕椿编著《浙江方志考》、《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南京图书馆藏本系钱塘丁丙旧
藏，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台湾亦有收藏。北京国家图书馆残存卷一至卷二、卷四至
卷十二、卷十五至卷一百，卷内又有缺页；上海图书馆残存卷一至卷十八。1965年，台北学生书局影印万历
原刊本，编入《中国史学丛书》初编中。南通市图书馆藏有清抄本。法国吴德明编《欧洲各国图书馆所藏中国
地方志目录》收录英国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亦藏有万历七年刻本。据国立国会图书馆参考书
志部 1969年编《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所藏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万历序刊本有补刻，
卷四十七《祠庙》记载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止，宫内厅图书寮所藏有残缺。

② 石国柱、楼文钊修，许承尧纂〔民国〕《歙县志》卷二《官司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
铅印本影印。

③《明史》卷九十七《艺文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明史》卷九十九《艺文四》，中华书局标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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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点略作梳理，以供治明史和方志学史者参考。

一、“修”的五种形式颇具特色

一部志书的编修从职责上讲往往有“修”和“纂”之分，“修”是主管，主要由

各级官员组成，如御史、知府、知州、知县、同知等；“纂”是编纂、总纂，多是儒

学教官、生员、地方名士和官宦。从〔万历〕《杭州府志》首载《修志氏名》看，参

与修志的人员有巡抚浙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栻、巡抚浙江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李世达、巡抚浙江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吴善言、巡按浙江监察御史鲍希颜、

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王晓、巡按浙江等处监察御史房如式、巡按浙江等处监察御史李

栋 7 人檄修；提督学校浙江按察司佥事乔因阜督修；整饬温处兵备、浙江按察司副

使、前杭州知府吴自新，杭州知府刘伯缙 2 人掌修；杭州府同知张绍芳，杭州府通

判张联奎、杭州府通判桑大协、杭州府通判王良用、杭州府通判林乔松，杭州府推

官胡桂芳以及仁和、钱塘、海宁、富阳、余杭、临安、新城、於潜、昌化县知县等

18 人协修；云南布政司左布政使、致仕郡人陈善纂修；南京国子监监生，钱塘、仁

和、杭州府儒学生员 4人考辑，参与其事者总计 30余人，不仅包括中央、省、府、

县各级官员，而且各有分工，其中“修”的署名就有檄修、督修、掌修、协修、纂

修 5 种形式。笔者曾对修志人员的构成和职责做过一些统计和分析，认为在不同的

志书中“修”的署名有主修、通辑、总裁、提调等，但这种情形一般不会同时出现

在一部志书，因此像该志有 5种“修”的署名形式的情况，在明代方志中并不多见。

对于这几种不同形式“修”的职责，从徐栻序可窥见一斑，他说：“自余奉玺书

抚浙，辄旧志视成务犹然。成化年间籍也，文献不征，空言亡补……百年之间，漫

不可考……无何，诸大夫相与辑成之。予手一帙而读焉，见其凡例、品目，删润裒

益，有味乎其志之也……今搜摭散佚于兵峙之后、百年之外，故老遗书仅存什一，

一旦濯新耳目，足称文献，岂不为尤难哉！夫欲知上古，则审今日，后之吏兹土者，

用以端风化、兴治功、张弛法戒。若辨黑白，而数一二，执此以往，可以无他求矣。

是役也，代予抚者泾阳李公（世达）、成安吴公（善言）与按台上党鲍公（希颜）、

淄川王公（晓）、鹾台益都房公（如式）、陟县李公（栋），作兴文献，共成旷典。督

学佥事乔君实（因阜），奉予檄而偕郡守擢温处兵宪白下吴君（自新），与今守济上

刘君（伯缙），先后经营董正，购遗书，网旧闻，以便考订。而会计工费役，取其人

之宜金，取其帑之羡，均有劳焉。所为斐然成章，总而裁之，则乡之方伯敬亭陈公

（善）也。公文学德行，声烨缙绅间而删藻其辞事，裒益其义例，可名外史。诸生

赵观、方克立、杨兆坊、王迪吉、朱履、陈植桂、张璚、郑栻、孙思旦、沈思相、

童文卿、俞伯臣等，与分校效劳。始于万历丁丑（万历五年，1577）之夏，迄于戊

寅（万历六年，1578）之秋，杀青斯竟。”该序详细记载了檄修、督修、掌修、纂修、

考辑的职责。而陈善的序更进一步说明了各自的具体分工：“前督抚常熟徐公（栻）

深悯旧编脱烂，图惟更新，乃谋于学使陕右乔公（因阜），俾兴是役。而先郡守白下

吴公（自新）、今郡守历下刘公（伯缙），协心并赞，乐观厥成，诹日戒期，责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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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郡公委币，县吏具餐，仍选诸生之秀者与共校雠。开局于褒忠祠，诸共事者凡

十二人，始竟其役者仅五人。综括旧文，证以传述，芟凡薙秽，故实罔遗，则诸生

之力为多。若国朝名宦、人物记全编中诸多论叙，此为仆所窃取者，不敢妄也。”可

见该志是由檄修徐栻发文，并令提督乔因阜谋划部署，由前杭州知府吴自新和现任

杭州知府刘伯缙具体安排、筹措修志经费，协修供应膳食，陈善负责总纂和名宦、

人物及书中论叙等项工作，分工与职责明确，各自承担的角色各有侧重，彼此互为

协作，形成一个有机的纂修班底。

饶有趣味的是，担任檄修、督修者均是巡抚、巡按等风宪官，即掌管监察事务

的风宪衙门都察院的官员。巡抚是都察院外差，中央派驻地方的军政大员之一，“国

初遣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巡抚各处地方，事毕复命，或即停遣。初名

巡抚，或名镇守，后以镇守侍郎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又文移往来亦多窒碍，定为

都御史巡抚，兼军务者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管粮饷者加总督兼理，他如整

饬边备，提督边关及抚治流民、总理河道等项，皆因事特设”。其中“提督军务巡抚

浙江等处地方一员”。永乐初年，“遣尚书治两浙农事，以后或巡视，或督鹾，有事

则遣，无定设。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以海警始命都御史巡抚浙江，监管福建、

福兴、建宁、漳泉海道地方提督军务。二十七年，改巡抚为巡视，二十八年停遣。

三十一年，复遣佥都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兼管福兴、漳泉地方。三十三年，倭夷入

犯杭州，先命尚书提督浙江、福建、南直隶军务，又专设都御史提督军务巡抚浙江，

兼管福兴、漳泉地方。其提督三省者，改总督至节制江西，后罢。至四十一年，止

设提督军务巡抚浙江都御史”①在〔万历〕《杭州府志》中担任“檄修”的徐栻、李

世达、吴善言即属此种情况。都察院属官十三道监察御史，其差派有提学道、巡按

御史等，但最重要的是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又名巡方御史，俗称八府巡按，简称巡

按。除南、北直隶及宣大、辽东、甘肃外，十三布政司各有一人，担任〔万历〕《杭

州府志》“檄修”的鲍希颜、王晓、房如式、李栋即是。巡抚与巡按相比，巡抚级别

较高，其职重在抚，以后侧重军事。巡按级别较低，其职在稽察，即纠察地方官②。

提学御史的职责是“进退人才奉有专敕，抚按官不得干预。其师生廪馔及修理学校

等项，提学御史止是督行有司转申抚按施行，不得擅支及挪移仓库钱粮”③。

风宪官“以肃整饬法为职”④，其职责以纠劾百司、考核官吏、急缺选补、审录

罪囚、军民词讼、科差赋役、田亩户口、桥梁道路、皂隶弓兵、仓库房屋、乡试考

选、讲读律令、刷卷提学等为主，其整饬范围涉及地方政务的各个方面。其中最重

要的是“纠劾百司”，诸如《宪纲事类》三十四条即首列此款：“凡风宪任纪纲之重

为耳目之司，内外大小衙门官员但有不公不法等事，在内从监察御史，在外从按察

司纠举。其纠举之事需要明著年月，指陈实迹明白具奏。若系机密重事，实封御前

① 以上未注明出处者，参见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之二百九《都察院一·督抚建置》，江苏广陵古籍影印社 1989
年版。

② 参见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63至 172页。
③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之二百十《都察院二·奏请点差》，江苏广陵古籍影印社 1989年版。
④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之二百九《都察院一·风宪总例》，江苏广陵古籍影印社 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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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拆，并不许虚文泛言。”其他如照刷文卷，“凡在京大小有印信衙门，并直隶卫所

府州县等衙门，在外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文卷，除干碍重事不刷外，其余卷宗

从监察御史”①。所谓刷卷即是检验审查各衙门的档案卷宗，包括吏、户、礼、兵、

刑、工六房的文卷。风宪官作为朝廷耳目，因充当“宣上德，达下情”的重要角色，

受朝命稽察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所以虽然位卑但权重，往往盛气凌驾于

地方官之上，尤其是提督军务巡抚浙江等处官员，却因江南倭警使其权势地位更为

重要。正因如此，作为巡抚的徐栻及其后继者发文檄修方志，并监督贯彻实施便不

难理解了。

从掌修、协修官员职责来看，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明朝“除授官员皆给勘

合到任”②，授职到任要遵循“授职到任须知”规定，负责调查了解或办理诸如祀神、

恤孤、狱囚、田粮、制书榜文、吏典、吏典不许挪移、承行事物、印信衙门、仓库、

所属仓场库务、系官头匹、会计粮储、各色课程、鱼湖、金银场、窑冶、盐场、公

廨、系官房屋、书生员数、耆宿、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官户、境内儒者、起灭词讼、

好闲不务生理、祗禁弓兵、犯法官吏、犯法民户、警迹人诸状况，涉及政事、民事、

经济、文化、法制等各项事务。明太祖朱元璋特颁“御制到任须知，冠以敕谕”，强

调“凡除授官员皆于吏部关领赴任，务一一遵行，毋得视为文具，盖示入官之法也”，

将官员到任遵循须知上升到礼法的高度，要求做到令行禁止，并强调指出官员遵循

授职到任须知的意义在于：“先知到任须知明白，为官之道更有何加？若提此纲领举

是大意以推之，诸事无有不知办与不办。若人懒于观是纲领，虽是聪敏过人，官为

之事，亦不能成。若能善读勤观，则永保禄位，事不劳而疾办。此书所载，学生及

野人辈，皆可预先讲读，以待任用。且《五经》、《四书》，修身为治之道，有志之士

固已讲习。此书虽粗俗，实为官之要机，熟读最良。”因此，官员“到任那一日，便

问先任官，首领官、六房吏典，要诸物诸事明白件数须知”。而新官到任，“其先任

首领官、六房吏典，限十日以里，将各房承管应有事务，逐一分豁依式攒造文册，

从实开报。如有隐漏不实及故不依式，繁文紊乱并十日以里迁延不报者，该吏各以

违制律论罪。有所规避，从重论”③。明确提出新官到任后，有关官员必须提供有关

的资料和信息，不仅要求具体翔实，而且有固定的程文式样，并以法律形式保障，

此项制度的贯彻实施可谓用心良苦。

据此可以推断，这些资料的调查除来源于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吏典的

登记文簿等档案外，恐怕地方志记载的资料也是主要的来源之一，这也是促使地方

官员到任后积极参与督促修志的客观原因之一。如〔隆庆〕《长洲县志》的主修长洲

县令张德夫所撰“邑札”记载：“予自下车，再易寒暑，簿牍之暇，于户口、田赋之

类，思有所征；忠孝节义之伦，欲有所识。爰稽前典，缺而不书。求风俗于井邑，

视听匪详；讨沿革于士人，簿籍难见。实用廑怀，时多不逮。近据学徒所牒，期创

① 张卤辑《皇明制书》卷一五《宪纲事类》，《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之九《吏部八·行移勘和》，江苏广陵古籍影印社 1989年版。
③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之九《吏部八·关给须知》，江苏广陵古籍影印社 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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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典，以彰文献为名。”又“名德既重于乡评，才艺复冠于词苑，可以明镜一时，光

照千祀，敢以束帛之仪屈以铅椠之力。虽体统各殊，指归咸别，愿删补冗阙，掇拾

群言，用敷扬马之才，少展史相之识，庶操孤之士赖以折衷，掞藻之流因获铨品。

下体以待采菲，羔袖以足衣狐。不必借光于邻封，有耀于我土乃多矣。”①可见长洲

知县张德夫到任后，首先要做的政务之一是征集整理簿牍档案、方志等文献，因“缺

而不书”，不得不着手主修县志，于是修志便成为他上任后不可推卸的一项职责。

由上所述和分析，虽然在〔万历〕《杭州府志》中不同“修”的署名方式体现了

不同官员的职责要求，但这是明朝官修方志的一种常见模式。特别是通过对檄修、

督修、掌修、协修方式的剖析，更加深了对明朝官制内涵的深刻理解。

二、文献引用与记述多有创见

万历以前，杭州府志有六次编修，但成化十年（甲午，1474）以后百余年间却

出现了文献缺载。因此，该志“始于万历丁丑（五年，1577）之夏，迄于戊寅（六

年，1578）之秋”②。由于时间久远，又不得不按照修志的体例对这一时期加以记述，

于是该志采用了重修体例。对这种编纂方式，陈善在序中作了详细阐述，他说“以

郡之大事不可无纪，爰自三代迄元，洎国初迄今，诸可备览镜者，各汇为三卷。编

年则准诸《春秋》，分注则仿于《纲目》，义关劝戒，传备信疑……旧志辑于宋咸淳

者潜公说友，入明洪武间则徐公一夔，成化间则夏公时正，皆已刊布。惟嘉靖中孙

令景时所辑《武林文献》诸录，未及锓梓。今所取裁，夏则十四，孙则十三云。”其

特点：一是该志断限上起远古，采用了略古详今的原则，主要侧重明朝史事，如上

古至元设“郡世纪”三卷，“国朝事纪”亦占三卷；《会治职官表》五卷，元以前两

卷，明朝三卷；《古今守令表》五卷，元以前占一卷多，明朝三卷多，其分量和内容

均远超前代。二是在资料取舍与前志的衔接处理方面，该志采用的成化《杭州府志》

的史料占十分之四，嘉靖未刊《武林文献》占十分之三，这种做法使万历《杭州府

志》的资料占有具有明显优势。

从该志的内容看，该志引用的文献十分丰富，包括正史、四书五经、笔记文集、

地方志、序记、奏疏、碑刻、铭文、书信、祭文、诗词歌赋等各种体裁。据不完全

统计，这些文献在卷一至卷二十二中占有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引用载籍达 140 余

种，其中序记、奏疏、碑刻等文录 100 余篇，诗词歌赋等 360 余篇。而且所用文献

均著录出处，对其来源一目了然。其《凡例》规定：“志中引用书传，惟事纪多录全

文，故纲下各注出处，余不明注者，以其文或有删节，或参合诸书，故不得而同也。”

除事纪外，诸如《会治职官表》和《古今守令表》“所列履任年次，皆以各史传、旧

志及诸案牍为据，间传、志、案牍之所不载，而于序、记中考出者，即以所在之年

表之。”指出了二表的资料来源及其辑录原则。此外还专设《艺文》二卷，按经类、

①〔隆庆〕《长洲县志》卷首《邑札》。《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据明隆庆刻本影印。
②〔万历〕《杭州府志》徐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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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类、子类、集类、金石刻类，“仿班氏义例，载其篇目”①，收录汉、晋以来的文

献，著录书名、卷数、编撰者等要素。又设《遗文》二卷，对此，《凡例》记载并加

以说明：“古今名贤诗文，各随体分题分系，俾便观览，亦《一统志》例也。其无所

附丽与本题收载未尽者，则入遗文卷中。”遗文分制类、表类、状疏类、启类、书类、

祝文类、碑类、记类、叙类、箴训类、传类、说类、赋类、诗类、诗余类等形式，

陈善小序对其加以阐述，指出其原因，他说：“予作郡志，于古今地产、贤豪及宦游、

羁寓、名俊，凡记叙、题咏诸作，有关郡事者，既以类附见矣。其款目无涉，而复

列《纪遗》者何？盖择善则淘汰当严，记言则搜罗欲尽……于是，博综古今，广记

备藏，叙遗文、遗诗云。”既说明设遗文的目的和用意，又指出随文与专设遗文的区

别和不同，强调随文是与志书各卷的主题相适应，遗文则是遵循文体类别编排，不

但收录原文，又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从该志随文的文献载录来看，因载录的来源清晰，故资料价值很高。例如记风

俗时，几乎每一条资料末尾都注明来源，或引注原文资料，如“士夫居乡者，往往

以名节自励”一语，就附录出自田汝成撰《西湖志》，而且其内容注重社会的变迁轨

迹：“今士大夫居乡者，高爵厚禄，身占朝籍，抗礼公府，风雷由其片言。或垄断罔

利，莫之敢争，煦之则生，嘘之则枯，侵官寝讼，纳贿千金，少亦足抵数吏之入，

剥众肥家，岂其微哉！在位者或徇情市誉，畏挠而不敢辨；或稍裁制，士论纷然，

以为俗不可长厚，中以奇祸。省部不以徇，台臣不致劾，养成贪横之风。巧者习见

如是，矫强守官无可非剌，望日隆，位日进，嘱托日益行，而肥家之术益广矣。士

风如是，安得不稍检制之哉！谓宜请敕吏部、都察院详议，合无令各巡按官委诸州

县亲民正官，备访本境乡宦，如有清白著闻，堪为仪表者，或饕餮无耻，伤害众义

者，具迹径达巡按覆实，岁满与按属一体举剌，下之部院，以俟废置。若无咎无誉

者，不必烦渎以起多端，仍著为令。如此庶几贪伪之风息，幽贞之操彰。”如记元宵

节张灯、放烟花的浓厚节日气氛时，则引用姜尧年、李筼房、瞿宗吉、刘邦彦《观

灯诗》的意境，加以衬托其喧阗热闹，反映和突出杭州城十三到十五夜的诗反映“元

宵前后，张灯五夜，而十五为最盛”②的城市景象。

该志在记述山川时，引用方志、地记、史书、笔记以及碑铭、序记、疏状、图

说、考论等，其中最多的是诗词歌赋。如记载钱塘江时，引用了虞喜《志林》、《史

记》、《山海经》、枚乘《上发》、钱惟善《罗刹江赋》、姚宽《西溪丛语》、徐叔明《高

丽录》、余安道《海潮图序》、褧伯宣《浙江潮候图说》、杨魁《见潮论》、陈善本人

撰《捍江塘考》和所辑的《江防辑略》、丁宝巨《作石堤记》、蔡襄《戒弄潮文》、白

居易《祷江神文》以及 50余首诗词赋，从不同时期和侧面叙述了钱塘江的发源、水

系和海潮、海塘的内容，其引用资料文献之丰富为一般志书所不及。如记载沟渠时，

主要引用成化《杭州府志》所载的有关资料；记载户口、田赋时征引前代志书且有

①〔万历〕《杭州府志》卷之五十三《艺文上》。
② 以上参见〔万历〕《杭州府志》卷十九《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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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对比，如记课程、钱钞多采用洪武十年、成化十年、万历六年的数据；记载田

土、税粮则涉及每个朝代，主要征引洪武十年、洪武二十四年、永乐十年、永乐二

十年、宣德七年、正统七年、景泰三年、天顺六年、成化八年、成化十八年、弘治

五年、弘治十五年、正德七年、嘉靖元年、嘉靖十一年、嘉靖二十一年、嘉靖三十

一年、嘉靖四十一年、隆庆六年等有关数据统计和分析。除征引前志资料外，采用

较多的是《赋役全书》的内容，通过比较数据资料反映变化。记载公署、学校时，

采用较多的是“记”的文体，一般是照录原文居多。其他如祠庙、坟墓、古迹、恤

政等记载则根据卷的主题收录不同的文体和资料文献，以增强记述的深度和力度。

该志卷五十二《礼制》记载了朝觐礼、庆贺礼、开读礼、祀先师庙礼、祭祀圣祠礼、

祠名宦祠礼、祀乡贤祠礼、祀社稷坛礼、祀风云雷雨山川坛暨城隍礼、祀郡厉坛礼、

祭旗纛庙礼、祈祷礼、祀伍公庙礼、祀灵卫庙礼、祀忠节祠礼、祀旌功祠礼、祀褒

忠祠礼、祀忠烈祠礼、祀许公庙礼、祀邹文敏功祠礼、新官上任礼、行香礼、鞭春

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官府所行”的主祭礼。之下还对民间所行的传统冠礼、

婚礼、丧礼、祭礼、五祀礼、祀里社礼、祀乡厉坛礼等，作了详尽入微的描述。这

些资料主要来源于《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等专书和

旧志记载，其中乡饮酒礼及附“夏时正曰”采录自成化志。其礼制内容渊源于《诸

司职掌》、《大明会典》等官方文献，但又有杭州府的特点，一方面可以说是明朝礼

制在各地贯彻实施情况，另一方面也为研究明朝礼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文献根据。

在记述手段上，该志还采用参见互见法，不但避免重复记述，而且对入志的史

实加以考辨，以保证资料的真实可靠。如卷一《沿革》记述杭州历史变迁是说，“唐

武德四年，罢余杭郡，复为杭州，领县四”，指出与《事纪》所载不同，卷三《事纪》

载“唐高祖武德元年夏五月，罢余杭郡为杭州，改太守刺史”。同时加按语说明所载

不同的原因，如在卷一按语说：“罢郡为州，从旧志作武德四年，与后《事纪》中元

年不同，盖既订于彼，此不欲尽变其久耳。”而卷三的按语则云：“《唐书》废郡为州，

杜氏《通典》在元年，咸淳志在武德四年，《一统志》无定年，但云武德初。夫杜佑

去武德未远，当有所据，故今依《通典》书之。”如卷六《国朝郡事纪》记载正德六

年冬十二月“嘉兴府知府梁材调知杭州府”时，简要记述了梁材的事迹，末附“详

见《名宦》”的注释；卷七《国朝郡事纪》记载嘉靖十七年冬十一月“建同仁祠，祀

故都御史孙燧、兵部尚书胡世宁、新建伯王守仁也。宸濠之变，世宁发其奸，燧死

其事，守仁平其难，功在江西而皆浙人，故于省城立祠祀之”，并述立祠的原因及其

过程，末附“余见《祠庙》”字样；卷七《国朝郡事纪》记载嘉靖四十二年春二月“提

督军门赵炳然设东、西二大营”，末附“详见《兵防》”。卷二十《山川一》记载桐扣

山得名，“因张华取蜀中桐木扣石鼓有声”，“事详《古迹志》中”。查卷五十《古迹

上》记载张华石鼓：“在临平山之西。晋武帝时，岸坏出石，击之无声。华取蜀桐木，

刻作鱼形而击，声闻数里。又富阳西岩寺、於潜天目山西岭外坞、昌化石岩，俱有

石鼓。富阳者，击如鼓声。”改制对文献记载的一些考证，颇见纂修者的深厚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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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卷三《事纪中》记载唐天宝十四年冬十二月“平原太守盐官颜真卿起兵讨贼”，

对此内容加以考证，认为“《唐书》系公琅琊，海宁旧志系公本邑，成化志因之。询

诸邑人，或谓公祖昌，仕盐官州判，父必宁因家焉。景龙二年，生公城南隅，似属

有据。然咸淳、一统二志俱不系公盐官，何也？今据县志收之，而仍存疑，以俟考。”

在《会治职官表》和《古今守令表》中，对以往谬误屡有考证注释，增加者注明“增”

字，对成化志以后续入的内容，人物有传记的注明“有传”，保证了入志资料的可信

度，同时也避免了重复记载，做到简明扼要，不乱修志章法。

该志在突出文献征引考证的同时，还对有关重要事物采用“善曰”的方式，提

炼概括其原由，卷首多用小序的形式，其用意不仅在于概括该卷的内容和编排特点，

而且起到导读下文的作用。在正文中所用的“善曰”颇有见地，有的总结得失，有

的反映事物的变化，主题往往紧扣现实。如卷三十一《征役》条善曰：“余少时，从

乡曲中闻父老言，丁田之法，自国初所征于民者，大约简省。入正德、嘉靖来，费

冗事烦，时时议增额，则既十倍往昔矣。乃又岁简里长之殷饶者主征解，名丁田收

头身，终岁为公家，有不得一问生产。本业颇诎，而间遇急需，即数十百金，期多

诺办。办稍后，辄被挞，盖一岁之间，体有完肤者，不数旬焉。可不谓沉痛乎？”

卷五十二《礼制》载，“善曰：余叙礼制，至于民间诸礼，盖喟然有余慨也。夫冠婚

丧祭，人道之大端也，而合于仪则者，且十无一二，则三千三百其中矩矱者益鲜矣。

此何以故哉！礼仪之教不先，而安于习俗之日久也。夫未尝令之，不可谓民弗从也；

未尝更之，不可谓俗难化也。”这些论述分析不仅是志文中的精彩亮点，是画龙点睛

之笔，而且也充分反映该志的纂修者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提纲挈领驾驭文献资料

的超凡能力。

三、人物记述归属得当

〔万历〕《杭州府志》在人物记述方面，特点是很突出的。人物内容的分量占有

较重的篇幅。全书一百卷，人物传二十五卷，名宦五卷，寓贤一卷，共三十一卷，

占全书近三分之一，其余《会治职官表》、《古今守令表》、《选举》、《吴越世家》都

不同程度地涉及人物或对人物的记述；在事纪、坟墓、古迹等卷中也有人物记述，

事纪中有的还为人物立小传，记述形式较为丰富。该志《凡例》共有二十二条，但

涉及人物记载的规定就有十五条之多，认为“修志之难，莫难于人物”，因此在给人

物立传时严格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明确要求：“近时人物，必其人已殁，论已定，

灼知其为一乡之望，而后得书。其有小德可称，而大德未备，及文章政业足可称述，

而乡评未尽协，或其人虽殁，而出身在三十年之内者，俱列其行谊于小叙，俟论定。

采录其有风范、可师百世景仰者，业已立传，仍大书郡纪以树表仪。”对立传人物提

出严格的标准，规定盖棺定论并有声望和政绩者可立传；政绩可称述但声望不如前

者，或人虽已去世，而科举功名在三十年以内，未论定者，列其行谊事迹并作小叙；

风范可令后世景仰者，虽已立传，但在郡纪中仍予载书。如在卷二《事纪上》中便

记载汉更始元年（23），“任延来为会稽都尉”的事实，下引《汉书》关于任延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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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末附按语，强调指出：“名宦、人物之入事纪者，其本传至所纪事，俱云语在《事

纪》而不重见。然或有事体交涉、文势牵连者，亦间重之，不能一例齐也。有传而

入事纪者，自任延始，故发意于此。”既点出人物传与事纪中人物记载的区别，又说

明此详彼略的因由。

在该志中人物传二十五卷，其排列顺序是：“先理学，次忠义，次风节，次武功，

次才器，次执守，次政业，次文苑，次宦迹，又死事附忠义，独行附风节，谨确附

修正，词翰附文苑，隐逸附宦迹。独先朝无谨确，国朝无理学、武功，余目皆同焉”
①。然后再细分为先朝理学，先朝忠义、死事附，先朝风节、独行附，先朝修正，先

朝武功，先朝才器，先朝执守，先朝政业，先朝文苑、词翰附，先朝宦迹、隐逸附，

国朝忠义，国朝风节，国朝独行，国朝才器，国朝修正，国朝执守，国朝政业，国

朝谨确，国朝文苑、词翰附，国朝宦迹、处士附，后妃，孝行、义行、列女，仙释，

方技等类型。人物传之前首列“名宦”，包括累朝会治诸职，国朝会治职官，累代国

朝郡职、学职附，累代、国朝邑长史、附学职，诸幕职、邑佐、武职、附杂传；次

为“寓贤”，收录流寓杭州的本土乡贤和非本土士人，或致仕归隐或不仕进的名士等

人物。对于入志人物收录标准遵循《凡例》的规定，其做法是“古今名宦载在简册，

功德表著者，皆因其年代先后，据事直书。自余虽名迹已显，而论议未定。及见存

于世，或已殁，而出身在三十年内者，俱列其治行于郡纪，以俟论定。采录其有人

品卓异，及恺悌宜民者，业已立传，仍大书郡纪，必有官君子知所考镜”；“旧志名

宦于守令，则自汉、唐以来备加纪录，其诸司则仅起自赵宋。夫以为不当列，则宋

何独载？以为当列，则汉、唐何独遗？又如宋之转运使，则只据《一统志》收陈尧

佐一人，使古昔名贤惠加斯土者，人莫知所仰止，似非永怀蔽芾之义。今稽核传记，

凡有事杭土，不论职守异同，但著有功德者悉加记载。然不别立品目，亦以会治名

之，以其皆有事会城，即今可以例故耳”；“名宦、乡贤、流寓三传，虽参会各籍，

互举所闻，其文每有损益，然只稍易其辞义，则仍旧，不敢妄入己意，以重罪愆。

中有一人，而彼此各有传者，以其事分属，不得合而为一也。”在入传人物的把握和

分类上，既突出人物的特点，同时兼顾前代与明代的关系。如在志书中专设《吴越

世家》，就是要突出吴越在杭州历史上的特殊贡献。

该志《会治职官表》、《古今守令表》的入志办法，系“考《史（记）》、《汉（书）》

义例，作会治职官并守令二表，以存历朝任官之迹”，其人物记载说明何地人，还对

一些人物进行考证，并在每个表后用文字加以总结归纳，表述清晰明确，便于使用。

《选举》记述了孝廉等科、举人、岁贡、进士题名等内容，注明是否有传，何书有

收录，何地人，登科和任官情况等，更为重要和可贵的是该志对很多显要的人和事

援引有关资料进行了考证，并与成化《杭州府志》、《浙江通志》、《乡试录》等作了

比较，纠误补遗，体现了该志纂修者存真求实，严谨不苟的纂修原则和。

总之，〔万历〕《杭州府志》是一部上乘之作，既在纂修理论和实践上对宋以来

①〔万历〕《杭州府志》卷六十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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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志书传统有所承袭和发展，又在文献的保存和载录上创立了一个典范。

（作者单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